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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图书馆
古籍普查项目获表彰

近日，在文化部表彰的 2016 年
文化志愿服务示范活动典型案例、基
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典型案例、文化
志愿服务团队和文化志愿服务个人
中，云南省图书馆的“云南省古籍普
查登记”项目和“云南省古籍保护
中心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分别入选
“2016 年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典型
案例”“2016 年文化志愿服务团队”，
杨利群、赵发员两人入选“2016 年文
化志愿服务工作者”。

西南大学两部唐宋珍本
完成修复工作

近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
持下，历时一年，收藏于西南大学的
两部唐宋珍本正式完成修复工作。两
部唐宋珍本为《唐人写百法名门论义
记》和《文章正宗》。前者为唐敦煌
经卷残本，钦有：“江津王氏晓传书
斋藏”印，为国学大师王利器先生赠
送给原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珍贵文
献。《文章正宗》原为二十四卷，西
南大学所收藏的为卷二十一的下半部。

西藏古籍普查首次发现
完整吐蕃时期赞普“御经”

据悉，西藏在古籍普查登记过程
中，首次发现了吐蕃赞普曾使用过的
“御经”，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普查
登记工作开展以来，发现距今年代最
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籍经书。该经
书一共有五部，内部部分藏文手写字
体以及作者署名与敦煌文献内容极其
相似。目前，这五部“御经”已由专
人保管，下一步将是进行数字化管理。

　

孔府文献被纳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国家图书馆与山东省曲阜市文物

局日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双
方将孔府文献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框架，在孔府藏书出版、孔府档
案揭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古
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将开展系统化
合作。据了解，作为孔府文献的重要
代表，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现存《孔
府档案》9000 余卷约 25 万件，古籍图
书 6000 余部４万余册，古籍雕版 4400
余块，碑帖拓本 1900 余套 4000 余件。

·业界动态·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即将走过十周年之际，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正式启动摄制纪录
片《古籍今传——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十年纪行》，该片是以
视频为载体对我国近十年古籍
保护事业的简要回顾，同时也
是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入
“十三五”期间的展望。

纪录片《古籍今传——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纪行》由
文化学者、纪录片制作人葛芸
生领衔，日前已经采访了百余
位专家学者与奉献在一线的古
籍保护工作者，走进十省区数
十处古籍收藏保护单位，积累
了 200 个小时的真实影像。

对于葛老来说，这一切，
不只是为了做一个节目，毕竟
古籍保护的资源采集远胜于单
一作品，保护比制作更为重要。
他说：“走访时我更企盼各地
能重视古籍保护全程‘进行时’
的影像积累，它将成为古籍‘活
起来’的、第一手的、不可再
生的、兼备存储与传播双重持
续功能的宝贵资源。”

（详见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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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古籍保护的一次全面展示
——记“册府千华——青海省藏国家珍贵古籍展”

□晴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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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亮珍贵古籍“家底儿”

“册府千华——青海省藏
国家珍贵古籍展”，是青海历
史上首次举办珍贵古籍展，共
展出青海省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古籍 30 部、青海省图
书馆馆藏珍贵古籍 120 部、馆
藏历代名家和青海名家字画 55
轴，以及碑帖拓本、地方文献
特藏等，展览还对古籍保护基
础知识和青海省古籍保护成果
进行了系统介绍。

参展的 30 部国家珍贵古籍
有明刻本 16 部、清刻本 14 部。
万历间闵其伋刻《春秋左传》
十五卷是闵刻传世最早的朱墨
套印本。闵刻朱蓝墨三色套印
较少，这次展出了《楚辞》和
《苏文忠公策论选》十二卷两
种，后一种为朱、蓝分印，茅
坤、钟惺批评；另一部朱墨套
印《柳文》七卷，前有茅坤题“柳
柳州文钞印”字样，是茅坤遴
选唐宋八大家文的缩影。其他
明本多为正德、嘉靖、隆庆本，
如正德十年刊《洪武正韵》（另

一种为嘉靖衡藩刻蓝印本）、
《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并五音
集韵》等。嘉靖本中，薛应旂
于嘉靖四十五年自刻《宋元通
鉴》一百五十七卷弥足珍贵；《皇
明名臣经济录》在清代被禁毁，
存世量稀少；明徐氏东雅堂刻
《昌黎先生集》以号称“神品”
的宋咸淳廖莹中世   堂刻本覆
刻而成，覆刻技术据说“毫发
不差”。加之多种套印、精刻
的清代内府本，令人感受到古
代书籍文化优雅深厚的底蕴。

青海省图书馆所藏明清善
本和碑帖拓本，这次也有较大
规模展出。善本古籍主要是史
部、集部经典。其中众多名家
别集精善本的展出，既凸显该
馆藏书特点，又能亲近大众观
感，效果尤佳。展览还通过展
板形式，对古籍版式结构、善
本概念、古籍分类、各类版本
名词等知识进行系统介绍，与
展品相结合，便于读者更好地
了解古籍。这是策展人员力求
贴近民众、“使古籍活起来”
的努力。馆藏碑帖拓本约 800
种 1200 余册（件），这次展出
了部分珍稀拓本，如 1942 年出
土于青海乐都县老鸦城西白崖
子的东汉光和三年（180）刻《三
老掾赵宽碑》精拓本，就是不
可多见的西北名碑。

日新月异的古保工作

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长期
以来受到政府、古籍收藏机构、
宗教机构和民间人士的高度重
视。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各
级政府通过各种形式，使大量
散落在民间的古籍入藏图书馆、
博物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等公藏机构，成为古籍保护的
主要对象。2007 年“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实施后，青海省古
籍保护中心开展了古籍普查登
记、珍贵古籍抢救、古籍开发
利用等一系列古籍保护工作。
目前 16 家古籍收藏单位中，已
有 13 家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工
作，提交数据 8094 部。《青海
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正式出版，收录古籍 5109 部，
内含善本 637 部 10125 册，实
际上已经达到“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评审数量要求。

这次展览还用较大篇幅向
读者介绍了青海省抢救保护珍
贵古籍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
是撒拉族《古兰经》和藏文东
仓《大藏经》。

在青海省古籍普查登记中，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
清真大寺宝藏的一部 13 世纪前
阿拉伯文写本《古兰经》进入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成为
首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外文文献。这部《古兰经》
出自中亚撒马尔罕的撒马尔部
落（撒拉族前身）。元代后期，
部落领袖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
率领同族 18 人到东方寻找乐
土。这部经书就由白骆驼负载，
随部落东来，最终落户青海循
化，一直作为圣物由撒拉族执
掌教法的“尕最”掌管。民国
间，这部《古兰经》曾在叙利
亚国际展览会上展出，引起轰
动，阿拉伯史学家、文物专家
盛赞它是“今世少有的珍本”，
是世界上三部最古老、保存最
完整的《古兰经》抄本之一。
解放后，《古兰经》辗转多地
保存，最后由政府落实政策，
安置在撒拉族宗教殿堂街子清
真大寺，延续世代守护的传统。
令人欣喜的是，2010 年，在甘
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韩则岭拱北
又发现了一部 11 世纪前以阿拉
伯文抄写的《古兰经》，由东
乡族世代宝藏。该经内容完整，
开本阔大，彩绘美观，书法优美，
是少数民族珍贵古籍的重大发
现。

2010 年 4 月 14 日， 青 海
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大地震。
抄写于公元十至十一世纪的藏
文东仓《大藏经》被埋，牵动
了全国人民的心。经军民协力
抢救，被埋 14 小时的《大藏经》
全部抢救出来。之后，国家又
投巨资修建了集保护、整理、
研究为一体的珍藏馆。2015 年，
全部大藏搬入新馆妥善保藏，
成为全国古籍保护的典型范例
之一。

意犹未尽，更多期待

不过，这次展览在充分展
现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要道、
在连接东西方文化所起重要作
用方面，还有一些让人意犹未
尽之处。青海历史上曾编纂过
17 种地方志，其中宋《青唐录》、
明《（嘉靖）西宁卫志》、《（万
历）西宁卫志》、清《（道光）
大通县志稿》原本都已散佚。
《（顺治）西镇志》（又名《西

宁志》）顺治十四年刻本只藏
天津图书馆；《（康熙）碾伯
所志》稿本藏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乾隆）循化厅志稿》
稿本藏苏州图书馆；《湟中杂记》
稿本藏甘肃省图书馆；《（光绪）
采录大通县乘佚稿》稿本藏温
州市图书馆；《青海调查事项》
藏国家图书馆，这次展览无缘
得见。此外，青海省图书馆藏
有的大量西北珍稀地方文献，
如《（康熙）碾伯所志》抄本、
《（雍正）青海》抄本，《（乾
隆）西宁府新志》刻本和《（光
绪）丹邑新志稿》稿本等文献，
本次也只展出了《（光绪）丹
邑新志稿》稿本。

除方志外，青海省图书馆
还存有《甘肃西宁府大通县光
绪拾肆年带征光绪拾叁年缓征
粮草总散数征信册》《甘肃泾

州直隶州应征光绪拾肆年地丁
银粮草总数民欠未完数征信册》
等众多反映西北地区政治、经
济、文教、武备诸方面的档案
文献，以及清顺治七年刻本《汇
辑舆图备考全书》等稀见山川、
水道、道里等地理类志书，这
次大都未能展出。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省图
书馆藏书中还有《土耳基志》《爪
哇志》《西比利亚志》《天演论》
等不少近代以来中国人“开眼
看世界”的著述译作，这些书
籍收藏在人们印象中的河湟苦
寒之地，实在令人惊讶。但从
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丝绸之路
故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
要作用，如能加以揭示，会促
进读者认识青海古往今来在“一
带一路”战略布局上的特殊地
位。

2017 年 2月 13 日　

街子撒拉族清真寺两

本无比珍贵的 《古兰经》。

整齐存放的东仓《大藏

经》卷本。

地处青藏高原、华
夏西北腹地的青海，为
长江黄河之源、古代丝
绸之路要冲，所谓“戎
马之郊，关河之冲”，
资源丰富，民族众多，
藏、回、土、撒拉、蒙古、
满、哈萨克等少数民族
与汉族一起，谱写了青
海历史文化的动人篇章，
也产生了众多古代典籍。
这些古籍是青海各民族
的精神文化遗产，反映
了青海民族交流融合的
历史轨迹。据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掌握的数据，
青海省有 16 家古籍收藏
单位共收藏各民族文字
古籍 3 万多部，其中，
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
藏医药文化博物馆、青
海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玉树藏族自治州东仓大
藏经珍藏馆等 10 家单位
和个人的 67 部古籍入选
了前五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包括汉文古
籍58部，藏文古籍8部，
阿拉伯文古籍 1 部。

2016 年年底展出的
“册府千华——青海省
藏国家珍贵古籍展”是
西北地区珍贵古籍的一
次重要揭示，也是青海
省古籍保护工作的一次
系统展示和总结，对展
示青海各民族所创造的
灿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目前
已经在湖北、湖南、广东、
山东、辽宁等地开展了
以“册府千华”为标志
的国家珍贵古籍和保护
成果展，受到各地民众
的热烈欢迎。其目的就
是要激发各地群众特别
是广大青少年对于本地
所藏珍贵典籍的兴趣，
加深对家乡地域文化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增强文化自信心和
民族自豪感，同时使民
众了解古籍、热爱古籍，
积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
专业保护、大众参与，
是古籍保护事业在未来
结出硕果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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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报：做这个纪录片，要深入其
中，让专家学者畅谈难题和心声，您有
什么诀窍吗？

葛芸生：如果从新闻工作的角度，
采访需要提前做选题和提纲，但实际上，
我从来不喜欢采访时拿着提纲一条条地
去问答，因为我要对方说的并不是我设
计的主题，而是他真正想要说的。有一
次，我在上海采访一位资深专家，才说
了一句话，即古籍保护归根结底要做好
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的保护，他就滔滔不
绝地和我聊了起来，话题中不乏很尖锐
的批评意见。尽管他今天说的话，在我
的节目里只有几十秒钟，但我并没有打
断他，而是专注地聆听他内心最真实的
感受以及有困惑的话语。严格来说，我
以聊天的方式有违采访常规，但无论权
威还是基层员工，给予我的就是古籍保
护有苦有乐、有血有肉的实感，令我为
之流泪、为之欢欣。

古籍保护归根结底是对人的保护

藏书报：为什么说古籍保护的关键
是对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的保护？

葛芸生：举个例子吧。我去云南楚
雄彝族自治州采访，在那里不仅见到了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院长肖惠华，还跟
几个毕摩先生有了一番交流。毕摩是彝
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
为“有知识的长者”，他们神通广大，
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念经、司祭、行医、
占卜等；从文化传承上他们整理、规范、
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包含宗教、
哲学、伦理、工艺、礼俗等典籍。

在贵州，水族称神职人员为先生。
水族先生跟毕摩一样，临终前如没有合
适的继承人，就会拿经书殉葬，所以，
具有古籍资质的经书存量有限。目前经
抢救，有的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有的在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但在申报时
必须把经书翻译出来，让公众知道这些
经书的意义和价值。我在荔波遇上五六
位水族先生正在做经书翻译，这些先生
此前被当作封建余孽，受过不公正的待
遇，如今出来当翻译，并不计较钱的多
少，而是要给本民族文化留个根。他们
说，经书上的水族文字，往往一个字会
有多个形、音、义。几位先生一起翻译，
不同意见的争议不绝于耳。我在现场受
到启发，倘若把他们的争论全部录下来，
其价值将历久弥新，有可能是绝响。因
为，上一代先生在口耳相传时，经书上
许多内容仅仅以文字为表意符号，并不
是精准的记述。所以一位先生他走了，
他的东西就没人能懂了。

就我所知，我国有 19 个少数民族是
有文字的，但是能够阅读和理解少数民
族文献的人现在少之又少，古籍保护面
临的难题，并不在藏量多不多，而是要
重点保护那些能读懂的人，其中首先是
那些先生和毕摩。

藏书报：少数民族文献是不是需要
特别保护？

葛芸生：是的。保护那些记载着各
民族独自语言、文字的古籍，就是在保
护各民族的多样性。民族平等是不论人

口多寡的，更何况少数民族的文献体量
一般不大，传承条件差，人才稀缺，现
存古籍还有需要靠毕摩等神职人员的释
读才能弄清楚内涵。正如贵州民族大学
教授、水族文献专家潘朝霖痛心疾首地
和我讲：这些持有文献的神职先生要是
一个人不在了，倒掉的就是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倒了可以重建，人走掉的损失是
无可挽回的。

汉文古籍在十年普查登记中有三百
多件新发现。其中大量是从原本收藏的
库房里找到的，似花开二度，似遗珠落
盘。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文献原先收藏
不足，散在民间的居多，存放环境不利，
如果再不抢救，可能就没了。接下来，
少数民族文献的保护就像精准“扶贫”
一样，应该花大力气去抢救与保护。不
然的话，少数民族的文化变成了无根之
木、无源之水。

藏书要有“三善”

藏书报：作为藏于民间的古籍，您
认为应如何保护？

葛芸生：按照古籍属于“天下之公
器”的理念，不管公藏、私藏，都应该
能为所有人所用。很多前辈藏书家都纷
纷把个人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如郑振铎、
周叔弢、顾廷龙、赵万里等先生，他们
藏书不是为了个人增加财富，而是以藏
书来服务国家和民族的。

我在苏州采访了一位古旧书店的老
行尊江澄波先生，现在 90 多岁了，一
辈子与古籍打交道。他的弟子有的是拍
卖公司的老总，想从他那里拿点古籍去
竞拍，他一件都不给。面对价值连城的
“过云楼”原藏量 75% 的善本典籍，他
却无偿地推荐给南京图书馆收藏，自己
靠微薄的养老金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
他最不愿意看到古籍的散失亡佚。

我在香港两次拜访收藏印谱的松荫
轩主人林章松先生，他藏有一千七八百
部印谱。著名版本学家沈津用两句话介
绍林先生：您要用他的书，一个字“请”；
您想拍几张照片，两个字“请便”。收
藏家韦力的评价则是：“我叹服林先生
的印谱，收藏从质量上讲已经很高；从
数量上讲，更是中国第一。”令我最感
动的是，有一半印谱林先生自己完成了
编目与撰写提要；他的习惯是只藏不售，
但始终坚持无偿服务于公众。他长年一
丝不苟地利用博客，连续以数百万字的
专文和海量图像，公示自藏的印谱。

个人藏书家愿意不愿意捐献，诚然
是自己的事，但我一直认为：收藏要有
“三善”，即善心、善藏、善用。人生
苦短，给书找到一个最佳的安置场所应
被视为一种功德。

古籍保护可在五方面继续提升

藏书报：看了这么多，访了那么多
人，您认为古籍保护工作还有哪些可提
升空间呢？

葛芸生：综合受访者给我的教诲，
目前粗浅的领会是，接下来古籍保护要
在国家关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顶层设计下，注重从科学化、国际化、
数字化、学术化、产业化五个方面，努
力提升。

科学化，是指搭建古籍与当代科学
并驾齐驱的通道。时代在进步，古籍保
护不能停留在手工行业阶段，必须将现
代科学融入其中。在这方面，我认为复
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做得非常
好，他们将古籍保护提升到跨学科融合
的高层次，去年又有 6 位分别来自海内
外从事生物、化学、物理、材料等多学
科的博士与博士后加盟古籍保护研究
院，同时又聚集了复旦校内的科学院院
士、教授，一起攻克古籍保护领域的
难关，解决“短板”。为此，启动的
古籍用纸、用墨等材料的项目，即获得
广州市前市长陈建华的首肯与研发费用
一千万元，由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共同研制解决“纸寿千
年”难题。他希望未来再印《广州大典》
时，能用上寿命更长、科技达标的优质
纸。而这样的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先进
机器、尖端人才，且进行一次又一次较
长时间的科学实验。我在现场有幸见到
首次检测的样品纸，并聆听到中科院院
士、高分子和材料学家杨玉良先生的评
点。接下来，人工试造的纸还有待对野
生原料如草根、树皮的进一步筛选和种
植养育的过程，才可能批量生产。在科
学引领下，从纸张原料的种养基地，到
古籍用材的科学检测、古籍修复与存储
涉及到的大量设备与材质、古籍保护人
员的培训与学科建设、古籍数字化与传
播技术的广泛应用，都将需要花大力气
来做。

古籍保护走向国际化，这是我走访
中颇受触动的一个话题。通过近些年对
海外存藏中华古籍的调查，已大体清楚
海外哪些国家馆藏着多少中文古籍。出
乎意料的不只是数量之众，而是如此多
的中文古籍都在“睡大觉”，二三十年
甚至半个多世纪也不见动一下。主要原
因在于海外缺人手，缺少知晓中华古籍
的人。这些海外古籍隔断了它原有的根
脉联系，但它们确确实实是中华文化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需要交流。
我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
听到很多很好的中外交流的经验。显然，
这种交流不仅停留在海外古籍数字化及
影印出版上，更需要加强人才之间的交
流。目前，国内有一批称职的古籍保护
人才，他们可以“走出去”，前往所需
国家进行中文古籍的修复与编目，同时
也可以把海外学者“请进来”，举办国
际论坛，吸收国外先进的古籍保护科技
成果。

古籍保护必须加强数字化进程，已
属共识。我感到数字化的路还很长，不
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尽管，
扫描录入是最基础的一步，但如何让
千千万万人平等享用数字化的成果，才
是更为困难的关键一步。目前数字化还
未能真正实现畅通无阻，搜索问题是需
要迫切解决的。有人批评一些上传数据
有误，这类失误应尽量避免的，然而网
络本身包含有纠错功能，所有人都可对
某个信息提出不同意见，既有助于形成

开放的学术氛围，也促进“小众”的古
籍保护得到“大众”的参与。数字化本
身一方面便利了读者阅览，另一方面也
帮助了古籍管理研究者，是一项令双方
受益的工程。

无论在图书馆，还是在藏书与读者
相对集中的高校，古籍保护如何迈向学
术化之路日益引发关注。鉴于读者选择
性需求的强化和阅读方式的跳转，古籍
阅览室如何适应呢？古籍服务人员的学
术水平，一定程度会制约提供服务的质
量。故不能仅仅把古籍保护当做简单的
职业，而是要视为一门科学。可喜的是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与几所高校进行
古籍保护学科的筹建，从培养专业硕士、
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着手，逐步使古籍保
护成为专门学科，培养目前从业的和更
多未来从业的优秀人才。

资金缺乏，是受访者最不愿启口跟
我说的话题。200 多天所见所闻，多次
引起我到古籍保护要不要、能不能尝试
产业化的思考。平时我跟一些朋友聊
天，他们感叹，我们少建一座大厦、少
修几公里高速铁路，省下的钱用在古籍
保护这块沃土上，就能做出很多“改善
土质”“花开二度”“百年树人”的功
德善举。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目前，国家倡导的文化创意产业，正为
古籍保护的产业化奏响了序曲。

余生做好一件事

藏书报：对您来说，做“古籍保护
纪录片”意味着什么？

葛芸生：21 世纪初，我给全国人大
原副委员长费孝通老先生做了一部纪录
片。费老亲切地跟我说：“我身边只剩
十块钱了，我要好好想一想买一件什么
东西？”当时我没能领会，心想费老说
得不会是钱吧。稍后才意识到费老的言
外之意是，要珍惜余生去做一件有益国
计民生的事情。这就是费老后来向中央
提出的关于“中国水资源的调查与治理”
项目。

我在云南贵州走访时，先后听到多
起费老关注与抢救少数民族古籍的感人
事迹，给我又一次强烈触动。我也七十
有五了，身上也不清楚还剩几块钱。我
要牢记费老的教诲，余生做好一件有意
义的事，倘若有缘的话可能就是古籍保
护了。

前年我发起一个“古籍流辉”志愿
者群，希望能以镜头和行知，将自己在
亲近古籍中的点滴感受，传递给更多的
人，与更多的人一起从古籍中共享智慧，
滋养生命。

传承之路永无终点
——文化学者葛芸生为“古保”事业奋力前行

□本报记者  刘晓立

沈燮元老先生向葛老讲述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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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韦　力

这次在武汉寻找柯逢时的藏书楼，
陈琦兄出力不少，不仅动用了各路朋友，
还找来了柯逢时的玄孙柯立志先生。立
志先生性格属于沉默寡言型，曾在电邮
里提出，希望我在写文章时，直接称呼
他为“小柯”，于是只好从命。

仿古建筑遍布
柯氏息园无痕
柯逢时的故居处在武昌的都府堤一

带，而今这一带遍布仿古建筑，还有几
处重要的红色遗址，我们一路就见到了
“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旧居纪念
馆和中共五大会址。刚走到会址门口，
小柯就发了话：“五大会址门口的这片
绿地就是柯逢时故居遗址。”

眼前的这片绿地，看样子占地约十
几亩，属于开放式，四周没有栏杆和围
墙。在入口的位置，有一块桌面大小的
石头，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武昌廉政文
化公园”。小柯说，当年因日本人打来
的时候要征用，柯家后人就从武昌搬到
了汉口，自此再也没有回来。

为什么搬走后就不再回来呢？听到
了我的问话，小柯愣愣地盯着我，突然
说了一句：“哎，柯逢时辛辛苦苦给慈
禧太后打工多年，57 岁和 66 岁时才有
两处家业，新军和谘议局的朋友来了，
黎元洪、汤化龙好好招待；同盟会的朋
友来了，黄兴、石瑛好好招待；地下党
来了，董必武好好招待；最后日本人一

来，美国人飞机一轰炸，烟消云散，什
么都没有了。”

万卷藏书成佳话
红色遗迹作芳邻
柯逢时是清末武汉三大藏书家之

一，关于其藏书的来源，历史记载最多
者，是他在陕西收购了李嘉绩旧藏 5 万
多卷书。《华阳县志》上就有这样一段
记载：“李嘉绩，字云生。藏书三十余
万卷，多善本，自编为目，其殁也，家
无余财。柯逢时以数万金购所有书而
去。”

其实，柯逢时的藏书还有裘曰修旧
藏的 800 多种抄校本。裘曰修是著名的
四库馆臣之一，据说他当年为了修订四
库底本，自己购买了许多相关书籍。这
些书放了很多年，在清末被广东的徐绍
桢买了去。柯逢时听到后，马上给了徐
绍桢 3 万块钱，把这批书收到了自己手
中。这批书应该算是息园旧藏中质量最
高的一部分，可惜的是，据说在柯逢时
去世后，全部被日本人买走了。

关于柯逢时藏书的最后结局，雷梦
水在《书林琐记》中有一篇“古书业与
近代几位藏书家”一文。此文中提到柯
逢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柯氏卒后，
藏书归两子。长子柯某（继文）分得子
部、集部，次子柯岳生分得经部、史部。
二十年代末，柯岳生之书由北平遂雅斋
书店赵智丰购得。其中最珍贵的为《周
益国公大全集》五十六册，有黄丕烈校
跋，并补钞缺页，周星诒校跋。每册书
皮皆有黄氏题字，其后陆损之又手批重
校，一批到底，绝精。遂雅斋主人董会

卿视为至宝，索价万元，搁置未售。
1956 年捐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柯逢时哪来的那么多买书钱？小柯
说，因为柯逢时曾被任命为八省膏捐大
臣，这是个肥缺，因张之洞的举荐才专
设的新职位。柯逢时跟黎元洪的关系也
很好，武昌起义后，柯逢时还曾组织绅
商成立态度中立的武昌保安社。

今日的柯逢时故居寻找，最让我意
外之处，是这个旧居遗址的附近竟然都
是红色革命遗迹。小柯说，柯家的确跟
当年的革命者有较为密切的交往。1927
年大革命失败，汪精卫追捕革命党人，
当时董必武就藏在了柯家。

旧址何在成谜团
菊湾门牌为坐标
武昌寻访之后，我刚回到北京不久

就收到了小柯的电邮，告诉了我一些相
关的史实，也发来了多页他自己收集到
的关于柯逢时藏书的来源以及散失的经
过。能够看得出，只要有一丁点儿跟柯
逢时有关之事，他都会放在自己的文档
里，这份认真劲儿，让我佩服。然而，
在某封信中，他谈到了柯逢时故居的真
实情况：“在武昌都府堤只有三个红色
地标：农民运动讲习所 1864、中共五大
会议纪念馆 1913 和毛主席旧居，能保
存到现在。我实在不知道确切旧址，最
后只好说武昌廉政公园就是旧址，十分
惭愧。”

看到了这段话，吓我一跳，然冷静
地转念一想，小柯的坦诚让我感到欣慰，
毕竟我又知道了一点历史的真实。小柯
在信的后面还有这样一段话：

“武昌公园以前是我家的花园，都

是传说，因为陈琦给我看了 1909 年的

地图，当时司湖还在，武昌公园那片应

该是司湖。还有个可靠的线索：我祖母

的同学是地下党，1927 年在我家住过，

说是延望街 50 号，可惜当年没有带她

去确定一下，她已经故去。”

他的这两段话，反而让我感觉当年
柯逢时的旧居其实就在这一带。根据实
地探访，都府堤一带面积很小，原来又
都是大户人家居住之地，一共也不会有
几户人家。如此想来，我们寻找的这一
带，确实就是柯逢时故居所在地，并且
在都府堤的另一头，就是杨守敬居住的
菊湾。按照历史记载，杨守敬和柯逢时
曾作为近邻，交往较为密切，而今菊湾
仅剩下短短的一小段，但因为有门牌在，
也成为寻找柯逢时故居的坐标点。

贲园书库为一座两层砖石结构的石
库状小楼，作为严氏宅第贲园的一部分，
位于今和平街，自民国 3 年（1914）开
始破土动工，此楼已过百年，严氏故居
也已面目全非，可贲园书库依然存在。

贲园书库造型简洁，气韵厚重，建
在三进院落最后面的院里，坐北朝南，
长约六十尺，宽三十尺。小楼为青砖建
筑，歇山式屋顶，双层檐角，出檐粗犷，
二楼上端有一石刻匾额，题写“书库”
二字。书库四周开有方形小窗户，楼窗
左右对称，小巧精致，中间有阳台；墙
体之上，所有窗户都装有隔水板，屋檐
下修有腰檐，小窗之上设有气窗，楠木
制成的门窗皆用铅皮包裹，防潮、防火、
防晒都有周全考虑。底楼筑有地下室，
大约与恒温、藏物都有关联。楼基座上
有一些浮雕，雕刻着卷草白云，青狮和
象。

1951 年，严氏藏书连同贲园书库和
宅第售与国有，同时严谷声将自刻版片
若干捐公，此宅遂成为四川省图书馆中
文部。四川省图书馆已故研究员田宜超
先生参加工作之初曾暂居于此，后来撰

文述及：“严氏故居，旧多花木，数亩
之间，奇葩吐芬，嘉树涵碧，其昔日之
主人名之曰贲园，取《周易》‘贲于丘
园’之意也。”陶亮生曾任严谷声子女
的教席，记述：“书库建在花园中……
高大宽敞，外甃石，通户牖，为石库状，
周围种植银杏、幽篁，冬暖夏凉，清新
雅洁。” 这大约可勾画出昔日贲园及其
书库的全景。

关于“贲园”的字意，廖平也讲取
自《周易》贲卦，曰：束帛戋戋，贲者
西方之卦。“贲” 读 bi，四声，有将“贲
园”读作 fen yuan 者，应为误读。“贲”
有文饰之意，读作 fen 时，已没有此意。
孔子曾占得贲卦而并不满意，有人说孔
子是想占得能满足其政治抱负的卦，而
不欲得到仅以《诗》《书》传世的卦。
不足信，但用以说明“贲”字的含义是
可以的，而“贲” 的读音，应取决于它
的用法。

今天，时过境迁，严宅昔日的三进
院落已然了无痕迹，水泥建造的楼群后
面，所幸书库依然保留下来，被囚禁在
一小片天地里，两株枝干磅礴、直插入

云的古银杏树之下。以书库功能和藏书
规模而言，有人将地处川西的贲园书库
与江浙一带的宁波天一阁相比，其实并
不妥当。天一阁建于明朝中期，距今有
四五百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
家藏书楼；而贲园书库建于民初，其藏
书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要晚得多。

其实，华夏之内可有一比的私家藏
书楼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杭州的嘉邺
堂。然而以现状相较，贲园书库似乎算
不得幸运：嘉邺堂现为浙江省图书馆分
馆，园林于外，版藏其中，风采依旧；
贲园的藏书还算幸运，入藏四川省图书
馆得以收藏和保存，独贲园书库建筑不
弃不用，处境尴尬。好在最近十数年内，
成都市政府于 2001 年、四川省政府于
2007 年分别公布贲园书库为市级和省级
文物保护建筑，避免了撤除销毁的厄运。
但是，保护工作仍然需要加强。

严遨曾为贲园书库自撰对联一副，
并请于右任挥毫写出：无爵自尊，不官
亦贵。异书满室，其富莫京。这对联应
是借贲园书库及藏书言说自己的操守和
骄傲。

川西藏书话贲园（二）

“贲于丘园”，其典出自易经
□四川　王嘉陵

成都古来为源远渊深的蜀

文化之覈，曾几何时在荒诞不

经的岁月中，也是城市格局和

古文物毁坏最惨烈之地。城中，

古明王府即清贡院，市民称作

“老皇城”，“文革”中数日

间被夷为平地，只为建一座颇

具政治意义的展览馆；所谓“深

挖洞”时，府南河内侧绕城而

立的旧城墙被挖，直至荡然无

存；各类别致而古韵十足的民

居、院落和公馆，也逐年湮灭，

几乎都是人为的因素造成。

如今漫游成都，现代造楼

千篇一律，很难见到旧时的青

砖高墙、石板路和深灰鱼鳞瓦，

两江七桥，面目全非，昔日风

貌不再。只偶尔残留一点边角

余料，让人有点小惊喜，恍若

旧梦重温。如今城市商业中心

的春熙路北面，清代劝业场背

后不远的一条称作和平街的偏

街，街上一个被水泥楼盘深锁

的窄院里，还有一栋旧式小楼，

依旧破败的坐落于此，有近百

年的历史。而正是此楼和它的

主人，侥幸为后人留下了至今

还传存于世的若许千年古籍。

1937年，柯立志祖母站于戏园前。


